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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论坛上呼吁以实事
求是的态度，反思一些曾经时髦的口号，如“时间就
是金钱”、“经营城市”等。(5月29日新华网)

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级学术论坛，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10届，今年
论坛的主题为“革命·建设·改革中国共产党90年”。在
5月28日的论坛会上，人大校长纪宝成作了题为《实事
求是是党的生命线》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简明
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向两个曾经在社会上
十分时髦并广为流行的观点发出了质疑。

其一是质疑“时间就是金钱”观点。纪宝成称：
“改革开放初期，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口号多
么振聋发聩，讲了30多年，现在还应该讲吗？时间仅仅

是金钱吗？我们还有一句话，‘时间就是生命’，那生
命就是金钱吗？现在大家都向钱看，没有情操、没有
道德行吗？”这一席话博得了学生热烈的掌声。

其二是质疑“经营城市”观点。纪宝成认为，“用
经营企业的思路去经营城市，书记成了董事长，市长
成了总经理，看似解放思想，其实并不是从实际出
发，也是要不得的。”

对两大时髦观点提出质疑，值得人们关注。一方
面，“时间就是金钱”和“经营城市”理念，的确需要重
新审视和定位。上述两个观点都是特定经济发展环
境下的“产物”，虽然它们在推动我国改革发展及激
发人们的干劲和热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思考一下它们是否仍合乎

时宜颇有必要。
拿城市发展来说，“经营城市”的观念已经不符

合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现代城市首先是管理出
来的，而不能再偏重“经营”。管理相对于“经营”，内
涵更深、外延更广。而“经营”则会对一些城市的决策
者和管理者产生误导，把自己当作了企业的董事长
或总经理，一切围绕着“经营”的理念和做法去实施
城市的决策管理，特别是容易把城市建设包括城市
的居民当作企业的员工来管理，从而忽视了居民的
城市主人地位和权益。

尤其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当今城市的运行
成本越来越高，管理难度越来越大，迫切需要提升城
市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如果继续以“经营城市”的理

念去管理城市，就会使决策者、管理者把自己摆在企
业家的地位，扮演“老板”的角色，在管理上简单化、
经济化，就会让社会矛盾越来越多，阻碍城市发展进
步。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注重人的发展，才
是最关键、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在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及城市发展上，我们更应该提倡用实事求是的态
度去解决伴随时代发展所产生出的诸多新情况、新
问题。

反思“时髦口号”折射观念进步。概而言之，我们
的城市决策者和管理者应该与时俱进，善于根据经
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日前，广州、上海等多个城市部分超市收到
联合利华的涨价通知。联合利华的“执着”涨
价，让行政罚单的威慑力骤降，也让人进一步思
考：在市场经济中，面对日化品企业的合法定价
权，如何协调政府的行政干预与市场法则间的关
系，如何防止市场价格秩序被扰乱？严厉的行政
惩戒对价格调控能够发挥暂时作用，但政策绩效
却难以长期延续。只有在行业中注入更多市场竞
争因素，价格才会因企业竞争自动被维系在合理
区间，而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正在于此。

“举牌”事件体现公民和政府良性互动

广州高一学生陈逸华在地铁站举牌反对地铁
“统一化”改造，广州地铁回应称改变原方案。
现代社会，人们可以以不同方式发出自己的声
音，参与社会管理，改变社会现实。公民积极发
声，政府部门积极响应，而这种响应又会反过来
促进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这是一个公民和政
府良性互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既应
该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推动者，同时也应该是
管治水平提高的受益者。

大学冠名要有分寸与尊严

因为一座“真维斯楼”的存在，清华大学再
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
堡垒，应该有自己的坚守与尊严。大学冠名或许
是国内外学校筹资助学的通行做法，但要注意，
国外的一流大学都是在体现分寸、维护尊严的前
提下，通过公开讨论才会给教学楼冠名的。倘若
只看到现实利益、不顾忌大学的尊严与精神，不
关心学生的意见，只是“围着市场转”，恐会使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难以实现。

取消点名挂号不妥

6月1日起，21家北京市属三级医院将全部取
消点名挂号，患者就诊挂号时，只能选择科室和
医生职称。同一家医院、同等职称医生之间的水
平差距，常常很悬殊，患者不能依据自己的了
解，选择相对“靠谱”的医生，如此就医，有些不大

“靠谱”。就诊制度的改变事关患者利益，哪怕动机
良善，也不能不尊重患者选择的权利。所以，更好
的选择是把初诊和筛选的程序下放到社区医院，
不经初诊医生转诊的病人(急重症除外)一律不能
直接到三级医院挂专家号，逐步建立起病人选社
区医生，社区医生选高级医生的机制。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日前，一家国际环保机构公布了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国内
市场上大量存在的塑料玩具，含有危害儿童健康的邻苯二甲酸
酯。据悉，目前包括欧盟、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均已禁止生产和
销售含有该物质的玩具。(5月27日《南方日报》)

报道说：有业内人士爆料，国内企业生产儿童玩具有两套
标准，出口的标准很高，使用无毒无害的漆和原料，而国内使用
的是有很多隐忧的低成本染料和原料，玩具生产内外有别，“毒
玩具”只伤害中国孩子。

玩具生产内外有别，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早在数十年前，上了年纪的都知道，国内消费者最热衷购

买的就是叫“出口转内销”的商品，这些商品因为出口质量不达
标后，转为内销，而消费者之所以热衷购买，则是因为就是这出
口不达标的商品，也比国内市场上同类商品的质量上乘。正因
为如此，在国内一些消费者心目中，对“国外产品质量高于国
内”的现象留下深深的印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出口转内
销商品已不是那么受人信赖，但进口商品仍然是很多有经济实
力人的首选。也不能不承认，很多国外商品质量就是优于国内。

玩具厂家向国外出口的产品不可否认的要向国外看齐，首
先是因为劣质产品难以进入某些国外市场。其次，不能不再提
到我们的内部市场监管问题。劣质且有毒的儿童玩具能够进入
国内市场，而出不了国门，不能不让人怀疑在市场准入方面的

“双重标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我们的一些地方的内部
市场监管只是一种摆设，从三聚氰胺、瘦肉精、染色馒头这些食
品卫生安全事件的查处来看，几乎没有监管部门主动发现而导
致案发的，要么是群众多次举报，要么就是媒体曝光，儿童“有
毒玩具”如果不是媒体报道，相信很多人至今还蒙在鼓里。

实际上，儿童“有毒玩具”出不了国门，除了与国外质量标
准高和查处严厉有关外，另一个原因恐怕与我们的出口监管严
格也有很大关系；否则，某些无良厂商不一定在乎什么“国际影
响”，只要有利可图，相信他们的“有毒玩具”也照样出口不误。只
是笔者不明白，对出口的玩具，监管部门严格把关，迫使厂家宁
愿提高成本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对国内玩具市场的监管为何网
开一面，莫非国外的孩子是个宝，我们国内自己的孩子就是个
草不成？

业内人士的爆料，让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份威胁，而这
份威胁同三聚氰胺一样，伤害的同样也是孩子，这无疑让人
感到沉痛。对玩具有毒问题，有关方面应该出面调查并给予
公众答复。

昨日起，上海各火车站开始销售
实名制车票。动车实名制也带来一些
新问题，如按照现行操作规定，车票若
丢了不仅要重买一张，而且无法再购
买原来车次的车票。(5月28日《新闻晨
报》)

人在生活中，丢东西是很正常的。
实名制火车票不小心丢了，也是很难
避免的事情；但问题是，比丢东西更倒
霉的是，实名火车票若丢了不仅需要
重买一张，而且无法再购买原来车次
的车票。

这我就有点纳闷了，既然是实名
制车票，比如第一节车厢一号座位，是
你张某人买的，那么这个座位非你莫
属；但是，如果车票掉了，第一节车厢
一号座位哪怕火车从起点开到终点，
也没有人来坐，因为没有人能拿得出
同样号码座位的车票；而真正的第一
节车厢一号座位主人，如果丢了票，只
能花钱买下一趟车的第二节车厢二号
座位，眼睁睁地看着属于自己乘坐的
列车从自己眼前开过，你说是不是有
点冤枉、有点郁闷？

冤枉也好，郁闷也罢，第一原因是
乘客把车票丢了，不过，我认为铁路部
门做法也不合适：做事机械。不是吗？
既然是实名制车票，第一趟第一节车

厢一号座位只属于某某人，他的车票
掉了，但是，该座位在售票系统里唯一
储存的是张某人的信息，为什么不能
凭身份证为其补办一张车票呢？收成
本费也好，手续费也罢，张某人当然会
认这个账。就像公司营业执照遗失了，
公司只要凭其他有效证件，就可以到
工商部门补办新的营业执照一样，实
名制火车票补办，前提是只需张某人
拿得出购买了该车票的身份证就可以
了。

其实，实名制实行之初，车票掉
了的问题，铁路部门恐怕早就想到
了，但没有积极改善售票、补票系
统。说白了就是怕麻烦，从自己部门
利益出发，打着规定的招牌，根本没
有为老百姓着想，缺乏为人民服务的
意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铁路
部门不能像有的银行一样，明明储户
躺在床上不能动，但由于某项取款非
要本人亲临，最后只能让家属将储户
抬到银行取款；既然是实名制车票，
而且也输入购票者的信息了，车票掉
了就不应该再重新买票，完全可以根
据原购票信息即时补票——— 车票上印
‘补’字，准许乘车。如果是要乘客
花两份钱乘一次车，实在有损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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